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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风异俗wh

世情百态wh

流年剪影wh

送别
■ 叶 美

母亲的脸跳动了一下，看见
车在加速、向南，平行的太阳
追尾，迎着嫩江
俄式候车室灯火仍保存着远行

的人
我看见
平原对岸，你仍站着
落下白昼，看，像这几日白雾缭绕

1997年的棕皮日记缩紧
一阵跌落谷底的疼痛
呼唤我，回到相片中去
像是递给我河流的钥匙。

夏 至
■ 许起鹏

阴生阳退日南移，
地久天长夏至时。
荔粽角形须趣品，
杯弓蛇影莫闲窥。
苍穹雨骤隔田坎，
茉莉花香满叶枝。
白昼安生勤运作，
焚膏继晷念书诗。

吃秋刀鱼
■ 郑纪鹏

没钱买烧酒喝，只好嚼着油煎秋
刀鱼，

抬头看灯笼发出孩子气般的微
光笼罩周遭。

心情的野兽跟随两只白色蝴蝶
双飞

在人造卫星身旁，瞥一眼金属质
感。

两只喜鹊站在枝头颤抖，给春天
惊吓到，

扑哧地惊慌飞走。几片暧昧的
羽毛飘落，

谁会用自己的重力感应接住那
轻质的茫然？

黄昏里，没有烧酒还算过得去，
在许多时候，一点就着的激情被

世人冷落。
笑是最不会疲倦的柔情，
怎样才能否认这一串晶莹的葡

萄
把它嫁接在泪花依附的绿藤上？
就像这一条苗条的银质秋刀鱼，
自愿剖开肚子，隐瞒了牵强的张

力，
以一种扇面的形式展现在食客

面前，
怎么看怎么像一首倔强的律

诗。反正
在海底，活跃的成分已经在刀下

凋零
成泪花、蝴蝶、喜鹊和撑得圆鼓

鼓的葡萄。
意欲在黄昏炸裂，用冲击波把生

活
叠加在日子之上。银质的秋刀

鱼叮当作响
和着钟声的美妙乐音，咽下银器
使其在肉体上闪亮。这是在黑

夜来临之前
两个小时之内，一个普通人必须

要直面的
带有灵魂色彩的命运刀锋

新盈行吟
■ 符海沧

一道水湾展平阔，几处渔家见错落。
万亩红树翻碧浪，栖居白鹭逐意飞。

渔船泊港待渔汛，彩旗招展盼潮涌。
海鲜丰美滋味蕾，口碑相传胜吹擂。

女子俏丽身婀娜，小伙俊朗气蓬勃。
哩哩美声袅清波，船公摇橹忘过河。

祖辈耕海岁月磨，滔天骇浪奈我何？
云帆直挂北部湾，长空落日入云端。

儒昂连理大榕树
■ 王家连

老干交柯连理榕，浓阴簇拥古村中。
沧桑阅尽凡尘事，势似苍龙卷劲风。

董常委
■ 唐 崛

董常委，董姓，名元培，琼州白沙人。他当过白
沙县委常委，不当了，大家还是喜欢这么叫，听起来
很亲切。

董常委面相厚道，内心也厚道。他体实身壮、方
头宽脸、浓眉朗目、唇肥耳厚，让人感到很亲和。他
心地善良，哪怕是一只受伤的小动物，也怜悯一翻。
他心很诚，要是应邀，哪怕刮风下雨都不失约。他心
很细，细如针尖，哪怕是看不着眼的一件小事都顾及
到。很多人都说他是菩萨。

董常委抓工作是匠心独运的那种。这与他的性
格、文化修养及阅历不无关系。他读过很多书，当过
教员，当过校长，当过乡镇长乡镇委书记、当过办公室
主任等等，有履历，有实践，自然缺不了做事的艺术。

那些年，省号召建文明生态村，县里财力不足，
投入的经费微不足道。他带着几个稍懂设计的，不
是在这村测量，就是在那村规划。然后，扯下脸皮，
盯着效益较好的一些企业，和尚似地化缘。就这样，
第一批文明生态村破茧而出。

董常委平时言语不多，语出平和实在，没有盛气
凌人，却一语九鼎。特别是开会或讲课，很多人很喜
欢聆听。

那些年，很多文艺晚辈东张西望的，想有个地方露
露面。他管宣传，又抓文化的，重担自然落在他肩上。
他择善而从，先组织成立县书协，后推动文学阵地的落
实。因为他，停刊二十多年的《白沙文艺》得以复刊。
现在，他还每期亲自统稿编辑，把好稿件质量关。

董常委抓工作匠心独运，作文章写书法也匠心
独运。

他的散文写得挺好。他写景写人写物别出心裁，
文笔细腻，读了印象特深。特别是游记散文，他写月
亮，不是直截了当地写天上的那个月亮，而是写双掌掬
的那捧水的倒月；他写古树，不是写古树的枝繁叶茂，
而是把古树的人文写得淋漓尽致；他写山水，不是写山
清水秀，沟深壑险，而是写心灵的体验，人生的感悟
……他说，一年到头，走来走去的，真好！他把多年来
发表于省内省外各家报刊的散文结集成册，取名《旅路
足音》，含有人生之旅、访山问水之旅、心路之旅的点滴
感悟和收获。大家读了，对他的用心良苦很敬佩。

他酷爱书法，修炼书法很用功。他把王询和王
羲之父子装入自己的性情，然后摆砚研墨，提笔抒
怀。因此，他写出的字，结构奇峻，清丽厚重。

董常委退休了，却退而不休。写写文章，练练书
法，成为他的乐趣。关心下一代，发现培养文艺新
人，成为他的余热。他说，他又准备出书了，是写他
家乡山山水水的那种。

哭嫁
■ 唐 果

我结婚是十八年前，我清楚地记得我哭了，而且
哭得特别伤心。眼泪止都止不住，把脸上的妆都哭
花了。后来小伙伴想帮我补妆，可是她们找不到粉
饼，所以我就是端着块花脸上的夫家的汽车。母亲
说，你哭什么哭嘛，这里不兴哭嫁的，你哭人家反而
会笑话你。

但我怎能忍得住？想着与父母生活了二十几
年，从此我们就不是一家人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
去的水呀，从此以后我再回到这个家，我不再是主人
了，我是别人家的媳妇，父母要像客人一样待我了。
好吃的他们会拿出来，讲话还要客客气气。看我哭
得伤心，父母也跟着伤感起来，母亲的眼泪无声的淌
到脸上，父亲站在一边叹息。母亲用衣袖帮我擦眼
泪，自己的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从脸庞滚落了下
来，砸进泥土里。哭对我来说不算是一件令人害羞
的事，我一直觉得哭是一种很好的情感表达方式，想
哭就哭，干嘛非要忍住呢。

我是看着姐姐出嫁的，但她没有哭。她没哭并不
代表她不伤感，姐姐一定和我一样对离开家依依不舍，
只是她没有我这么好哭，所以她没有让眼泪淌下来，所
以我们一家人欢天喜地的把姐姐送出了家门。父母心
情也不错，全然不像我出嫁时那般，眼里老有晶莹的水
珠在晃呀晃的。

妹妹出嫁我没有亲见，依我对妹妹的了解，妹妹
肯定也没有哭，但我想，如果她能预料到她的婚姻维
持不到一年的话，她会哭得更伤心。

在老家川东，哭嫁是一个体面的风俗，往轻了
说，是为了用眼泪凸显女儿家不舍得离开父母的依
恋之情，往重了说，是嫌婚礼场面不够热闹。一边是
锣鼓喧天，唢呐阵阵，一边是女人们的哭闹，显得特
别喧嚣、闹腾。

所以从我记事起，这种风俗一直沿袭着。据说我
母亲从万县嫁到开江县，八九十里的山路，我母亲硬
是哭了一路，直到天黑走到父亲家。看到穿军装、上
衣口袋上别红五角星的我的父亲，她才止住哭泣。本
来也算不上是绝色美人，这样一路哭来，眼睛哭成了
青桃，着实算不上好看了。据说当时父亲表情很冷
淡，在那一刻，母亲对婚后的生活也感到茫然。

在四川，我是亲眼见过小姑出嫁的，虽然那时候
才四五岁的样子，可小姑出嫁那一幕却深深地刻进
了我的脑海里。

小姑婆家众亲友拍着锣、打着鼓、吹着唢呐来迎
娶，他们一群人在堂屋门口站着，干巴巴地等着，可
小姑就是不走出她的房门。后来媒婆和表姨一起去
她的屋里拼了命才把她给拉出来。在出堂屋门的时
候，一边是她婆家的人，一边是我小姑，他们像拔河
似的，在门坎上拉拉扯扯了好半天。小姑死也不跨
出门坎，好不容易一只脚跨出门坎了，另一脚仍然死
死地勾住门坎，哎！我真担心小姑的手被他们拉断
了。后来还是奶奶站在厨房对小姑说了几句，奶奶
说，秋啊，你快些去吧，你再不去天就快黑了，天黑了
你们怎么赶路哇。我小姑这才边哭着走出家门，走
下土坎，走向右边那条长长的小路，直到娘家人再也
看不到她的背影。

■ 翟培基

中国草根文化，是华夏文化的土壤
和根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使中国
草根文化迎来了明媚的春天。在这个梦
想绽放、激情进发的时代，《中国草根》刊
物应运而生，给草根文化搭建了一个展
现其风采的平台。

我60岁时方写诗。与许多优秀作
品相比，我的诗作确属草根。自己在几
级政府工作35年，写的都是经济类文
章，素以为与诗文无缘。2003年后，我
决意搞点诗文创作，从零开始，在百花齐
放的中华文化园里当一棵小草。

我在思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
们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但在经济快速
发展、物资财富丰富、文化生活多元化的
同时，人们的精神世界、道德品质以及社
会风气却出现了严重错位。这是为什
么？我们现在缺的是什么？毋庸置疑，

人们缺的是信仰，因为精神、道德的基础
是信仰。

中国人的信仰根植于中华优秀文化
的基础上。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一直是崇
尚“仁爱、诚信、和谐”。这是中华文化的
亮点，也是现代文明的核心。我们应当
溯及本源，重塑我们的信仰，弘扬中华
民族真正的核心价值观。而在这方面，
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要崇尚、歌颂、赞美

“真、善、和、美”，营造构建和谐社会的文
化氛围。赞美是普照光，它可以使人心
发光，树立信心，看到希望；它可以唤起
人们的爱心，使人弃恶扬善；它可以教人
真诚、信任，使人们理性回归；它可以使
人贴近大自然，懂得宽容，返璞归真。赞
美的力量是无穷的。

用诗歌来赞美大自然，赞美江山胜
迹这是一种好形式。诗的意境可以从小
到大，从低到高、从古到今，从人文到地
理，从景观到联想，从静态到动态，从幽

情到感叹……一使大自然的优美与活力
跃然于诗的字里行间。原来这一切是这
么的“真、善、和、美”啊！在优美、圣洁、
辽阔的大自然与神圣的人文胜迹面前，
世上的一切丑陋与罪恶是那么的污浊和
渺小，不屑一顾。

基于以上思考，我决心行万里路，写
百首诗，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与人文胜
迹，弘扬中华文化，为重塑中华传统人文
价值和信仰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到2010年底，已撰诗百篇，遍及全
国34个省级区划。这些诗文陆续公开
发表，以及所著《江山胜迹诗行》一书公
开发行后，以诗会友，结识了不少文化界
的朋友。有的说，你60岁前从政，60岁
后写诗，也许60岁后做的事更有意义。
我现已年过7旬，但在诗文创作方面，觉
得自己像一棵新鲜的草芽刚钻出地面，
我的草根之路在朝着地平线不断延伸
……

蜈支洲岛
■ 翟培基

美丽三亚逍遥游，浪漫天涯意未休。
烟波淡荡海棠湾，登舟轻飞蜈支洲。

云影水光漾仙岛，明珠熠熠胜蜃楼。
天指海灵化桃源，林木葳蕤无冬秋。

碧海银滩醉游客，快艇冲烟掠渡舟。
潜水海底戏游鱼，珊瑚摇曳挽人留。

怪石嶙峋观日出，妈祖庙灵消险愁。
海天福地隔世屿，合当随势谋鸿猷。

■ 苏 勇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还处在童心
未泯的孩提时代。我的童年是在板车
上度过的。那时，我爷爷是县装卸公司
搬运工人，说的不好听就是“拉板车
的”。他早出晚归，东奔西走，中午也不
回家落脚。爷爷除了带上干粮，还喜欢
把我带在身边。

自从我有了记忆，脑子里不少板车
的片段。空载时，爷爷哼着小调，赶着
驴，坐在板车前头驾车。我坐在板车上
东张西望，懵懵懂懂的。满载时，爷爷在
货物上面安个窝，把我搁进去。风一吹，
我就打瞌睡，满嘴哈喇子，迷迷糊糊的。

那时不识风景，长江故道的景致可
以入画。爷爷埋头拉车，无力赏景。“驾
——”随着爷爷一声断喝，马鞭啪的一
声落在驴身上。那驴惊慌失措，拼命往
前拱，满车的货物就上了防洪大堤。

那些年，路不好走，坑坑洼洼。在
板车的摇摇晃晃中，我逐渐长大。后
来，驴老了，拉不动了。忽一日，我看见
奶奶在抹泪，爷爷耷拉着头，坐在门槛

上抽旱烟。我从门缝里看见一个陌生
人把驴牵走了。

驴不在了，板车还在。从此，爷爷
只能靠自身拉车。有一次，板车装满
货，在一个土坡上，他怎么也拉不上去，
车轮在往下滑。情急之际，我扑了上
去，伸出稚嫩的双手，咬着牙帮爷爷推
车。板车终于“吱嘎、吱嘎”的向前进
了。爷爷前倾着身子，双腿涨得青筋暴
突。他或许感到身后的重量些微轻了，
疑惑间一回头，视线从他腋窝穿过，正
好撞见我满脸的泪花。

爷爷老了！拉不动了。那天之后，
他再也没有拉车。板车被卸下轱辘，杵
在屋后猪圈旁，成为我儿童时代生活的
标记。板车没了，我的童年也结束了。

没多久，县里创办工人子弟小学。
我以根红苗正的成分，挎着书包进了学
堂。那年，父亲从乡镇调回县城工作，
还骑回来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那个年
代，谁家有辆自行车是件稀奇事。父亲
驮着我，招摇过市，引来一阵羡慕的目
光。他返城后，我开始偷学骑车，但我
太瘦，个头还没自行车高，常常摔得四

仰八叉。最终，我学会了“掏裆”骑车，
练就了猴样的灵敏。这个功底让我多
年后躲过了一次车祸险情。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如雨后春笋
般冒出来，满大街都是铃铛声。考上高
中那年，父母说我长成小伙子了，给我
买辆新车到城郊上学。开学那天，我骑
着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神气活现地去
报到。路上遇到一群骑行的同学，大家
像放飞的鸽子，兴奋无比，你追我赶。
得意忘形时，险情发生了，一窝蜂地撞
上了拖拉机。幸亏我身手敏捷，抱住路
边一棵大树，躲过了车祸。

这次祸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因左臂受伤，上了夹板，我动弹不得，再
不敢调皮捣蛋，一门心思学习。

后来，到武汉上大学，我才知道省
城那么大，没自行车真不方便。我开始
创作，拿稿费。也在校园摆过书摊，赚
差价。还在珞珈山下的中国展望出版
社特约编辑部当校对，打零工。费尽一
个学期，我终于骑上了自行车。听公开
课，泡图书馆；结交师友，主持讲座；跨
校交流，筹办沙龙。直到有一天，我开
始找项目、跑批文、拉赞助，发现自己闲
不住、想法多、爱折腾。那时国家推行
市场经济，鼓励发财致富。我骑着破
车，日行数十里，风雨无阻，来回穿梭，
成为校园有名的“生意经”。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怀揣梦想，
来到海南。在那个火热的年代，海南大
兴土木，房地产开发如火如荼，街头巷
尾到处流动着怀才不遇的青年才俊。
我借来一辆自行车，投入到大特区开发
的滚滚人流中。抢新闻，当写手；搞策
划，办活动；拉广告，跑订户……我终于
掘到了“第一桶金”。我很快买了一辆
含牌照的本田摩托车，进入新里程。

有了摩托车，节奏提速了。在那个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年
代，业务竞争激烈，机会稍纵即逝。它
载着我左冲右突，纵横驰骋，跑遍椰城
的大街小巷，为我立下汗马功劳。由于
满负荷运转，摩托车逐步老化，发出沉
重的喘息。每当熄火歇息时，我会养护
它、痛惜它，道一声“辛苦了”。虽然，它
只是我人生里程的代步工具，却承载了
我的青春梦想和苦乐年华。

后来，轿车进入寻常人家。我的第
一辆轿车是国产经济型，虽然简陋，但感
觉日子有了奔头。是它，装满了家人的
欢声笑语，开创了自驾旅行和度假生活。

前不久，在一停车场，我偶然撞见
昔日的“坐骑”。久违啦！老伙计。看
它饱经沧桑的样子，我有些感伤。我知
道，它没有灵魂，但我同时又以为，它是
有情感，有生命力的，它是我人生履历
抹不掉的印记。

我的车变换

■ 吴慕君

这次是经过琼中的什运乡过桥进入
白沙县界的。那是座白色石柱桥，桥的
下边是向海南岛西流的昌化江中游，河
水泛着青波，从桥下静静流过，很有点静
水深流、波澜不惊的意味。河流的两岸
全是不同种类的树木，颜色深浅不同，最
引人注目的是不远处的河堤边，有两处
开得如火一样的木棉花树，鲜艳夺目，红
光诱人。

途经一座山叫鹦哥岭的，很有名气，
不独山高，主要是险要而俊美。我们前
行到了鹦哥岭的最高峰脚下，停车坐爱
层林染，此时这鹦哥岭，你会惊诧此处的
天蓝如玉、云轻如棉、山青如黛，还有树
似碧玉妆成，长空似芷兰一色，还有那阳
光，潇潇洒洒地照着这树林，把一群群、
一丛丛的树木染上了浅黄的、浅红的颜
色。特别是那鹦哥岭的顶峰，像鹦哥的
头向天穹伸仰，那勇敢、那韧劲、那毅力，
给人以敬仰之感。白云一条条、或断或
续地绕着它游动，从丝丝白云里，看见柔
柔的轻风，在这鹦哥岭日夜地歌唱。

我们要去看的老周三村，据说刚刚
被评为全省十大最美乡村之一。老周三
村在细水乡，坐落在松涛水库的一个半
岛上，从县城到松涛水库边，乘坐游艇，
要半个多小时的水路才能到达。这里的
水面像一条宽的河道，其实只是偌大的
松涛水库的尾巴，可想而知，这里离库区
中心肯定是非常远的。水道的两边全是
山，从水边沿着一行绿色的乔木灌木林
往里看，是大片大片的橡胶林。此时的
橡胶林，就像曾经在北京见过的香山枫
叶、红叶一样，红的漫山遍野，真的是像
火烧着一片。火红之外，又见青色的远
山。我们的船缓缓行驶在水面上，和风
从东边向西边吹，我们的船背着西去的
太阳走，顺着阳光，前面的水面、山色、过
往的农民的小船是那么的自然、和谐。
水道慢慢由窄变得越来越开阔，前方绿
波荡漾、轻风入怀，稍微掉头回看，日光
照得船后的水面金光闪闪，仿佛荡漾着
的一池金水，由近至远伸展开去。船走
了十几分钟，陪同的人又说，船后有一座

山，酷似躺着的美女，取名“美女峰”。放
眼远眺，那山形的确像一个沉睡着的美
人儿，你看她躺着时的头、长发、那突起
的酥胸，还有腰身、下肢，真是惟妙惟肖，
若不是女神，是躺不出那样美妙的姿态
的，难怪白沙当地人称这山为“仙婆岭”。

小船行驶得很平稳，在蓝天底下，绿
水之上，约半个小时，就到了老周三村的
码头。这老周三村原来是个姓周、姓田、
姓林的三姓人家居住的地方，由于此处
较偏，大多数人搬迁到别地，建立了周三
村，这个老村被称为“老周三村”。现在
只有18户人家100多人口。这里采取
公司与农户合作的方式，开发商给18家
人都盖一栋别墅，两层一百多平米，木质
结构，以黎族元素点缀，房前房后都是茂
密橡胶树林掩护。这里的农民安居乐
业，像琼中、五指山很多地方的农民一
样，主要从事橡胶、槟榔种植，此外由于
靠渔业资源丰富的松涛水库居住，一些
农民还以捕鱼为业。

回到刚登上岛时的码头，呈现在眼
前的，是无数金光粼粼、推波助澜的宽阔
的湖面，周围有很多分叉的水道伸向不
同方向的角落，那漫山的橡胶林把归途
的山坡烧得浅红、暗红，里面时不时立起
一丛丛绿林，干净的天空里洗白了的云
彩，在山顶上不断飞扬起来。起风了，我
们登上小船，迎着日光，在波光里走上归
程。回望老周三村，这十几户人家的村
庄，在这里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进去
靠他们自制的小船，漫长的水道运输他
们自身和生活中的一切，在这多彩的湖
边，在这迷人的景致里，不断成长，开拓
新的生活。

在返回县城的路上，经过了一座白
沙农场大桥，桥两边的水面和两岸醉人
的风光，令人不由自主地驻足留连。水
道由桥向两边无限伸展，天倒映在水里，
水面飘逸着云彩，两岸丛林夹道，绿红黄
青、色彩斑斓，高低成趣、相错相依，整个
水、天显得那样宁静，环境显得那样优
雅。这个场景，我似乎在哪里见过，是在
北欧的什么地方，还是在梦里，反正有些
熟识，我真想停下来，但它又不得不离我
远去，我不由得喊出一声，“最美白沙！”
原来这是个如此神奇的地方，像美妙的
女子躲在闺中，实在美妙绝伦、国色天
香，却不为外人视见，让人颇生怜惜，不
无些许遗憾。

白沙有两样特别的东西，一是家喻
户晓的白沙绿茶，可说是白沙打得响的
品牌农产品。途中偶尔看到过一些茶
园，茶树长得整整齐齐，叶子已经变成了
深绿色，也有些开始长出了新芽，透出茶
园一派生机盎然的春意。此时，虽没有
采摘茶叶的身影，但可想用不着多时，那
些沁香入鼻的春茶或明前茶上市、飘散
芳香时，联想那些辛勤劳作者的付出和

汗水，会更深知这世界一切的幸福都源
于劳动，劳动才是最美丽、最光荣的。
另一种特别的就是白沙农民比较喜欢
种竹，这可能与此处的环境，特别是气
候、土壤有关。竹是白沙的一个产业，
围绕竹子有不少产品，尤其竹笋更是人
们桌上的佳肴，属于难得的山珍。据说
这里的竹有八个月都可以长出竹笋
来。竹子很受人们的青睐，特别是古代
文人雅士常以竹来比喻君子的节操，苏
东坡就曾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的诗句。

白沙县府所在地牙叉镇只有两万多
人口，这个小城绿树成荫，建筑物高低错
落，布局有致，留足绿地空间，河面蓄水，
道路通畅，环境整洁。特别是到了晚上，
人们有两个非常好的去处，一是南叉河
堤两岸散步或慢走，较宽的路面靠近河
边，你不用亲掬河水，也有种格外的亲水
的感觉。这河改造后，整个河道都蓄满
了水，顿生不少灵气。河宽一百来米，晚
上微风习习，吹皱了不少波纹，你尽管面
颊上没有水，也会有种水波轻拂的动
感。河堤的另一边有一个很大的休闲广
场，当地居民每晚几个方阵在自由自在
地伴着音乐跳着广场舞。两岸房屋的灯
光、街灯，让这个美丽的城镇朦胧中更显
神韵。

离开白沙往昌江要经过九架岭，这
九架岭怎么得名，无从考实。但这山像
一个屏风，把白沙县城围在里面，翻过这
个岭，空气就会变得没那么湿润。“白沙”
的得名，是源自这围屏里的县城多雾，特
别是早晨，整个县城笼罩在白色雾水之
中，薄雾轻纱似的。此刻，九架岭在艳阳
里是那样青葱翠绿，大而阔的山谷布满
斜斜的向上伸去的大山坡，上面长的全
是树，因为较远，看不大清楚，是成片的
胶林，还是其他次生林，也许那些高高耸
立起来的，还是原始森林呢！在清新的
空气里，树林像沧海一样，绿树的上方一
条条，有的断开、有的连接着的云彩在山
腰上漂移，游动得慢慢地，有的还可见到
像棉絮一样的云丝。这林深处，蕴含了
不尽的水源，已知海南的好些条江河是
从这白沙山岭的泉水起源的。我情不自
禁感叹，这大自然是如此的唯美。九架
岭、大白沙，真的是水的源头、云的故乡、
山的世界、林的海洋、珍奇异兽的天堂。
柳宗元曾有诗云，“远上寒山石径斜，白
云生处有人家。”而此时的九架岭，正像
一幅画卷，在我们眼前展开。云深情浓，
思绪如泉啊！这大美的白沙，天工造物，
如诗如画，如风如歌，可谓是“九架木棉
红，美女诱游翁，鹦哥翘媚嘴，松涛泛祥
波”。

我的草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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